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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全书》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历经三年时间，组织策划编写了《中华

民族全书》，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这套《中华民族全书》主题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的理念，执著追求：充分展示 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 56

个民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 56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

反映 56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一有历史的传承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

上，以新的视角挖掘民族文化的题材，提炼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使之脉络

清晰，连贯自然，富有时代感。二有宽广的包容性。本套丛书由 57卷组成，

由各民族学者独立完成，在 56个民族 56卷书的基础上推出一卷《中华民族》，

既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又全面地介绍各民族的概况、社会

文化、族际交往等。三有系统的完整性。丛书体例统一，篇章结构完整，各

分卷相对独立，保持了严谨规范的编著风格。四有科学的严肃性。编者对于

重大题材进行反复论证，对于细节认真斟酌，立项严谨，编著严格，审读

严肃。五有生动的可读性。记述准确，笔墨生动，图文并茂，创意新颖。

如有关家庭礼仪、取名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等社会文化的介绍，让

读者在趣读中增长知识，引发想象。总之，这是一套反映中华56个民族历

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性读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文化是精神、是脊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大量

阅读和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坚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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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念，献身爱国事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

安，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这套丛书能

够给读者呈现出 56个民族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为第 22 届全

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献礼。

是为序。

201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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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鄂温克”（ewenke） 是该民族的自称，主
要表示“从高山上走下来的人们”之意。鄂温克族作为一个跨境民族，主要
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新疆，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据不完全
统计，鄂温克族总人口有 17万余人。其中，在我国境内生活的鄂温克族约有
32000人，占总人口的 18.8%左右；81.2% 的鄂温克族生活在俄罗斯，那里的
鄂温克族被人为地分成 ewen、ewenke、nigdaar等不同民族。为把我国境内和
俄罗斯的鄂温克族划分清楚，在我国，把俄罗斯鄂温克族的称谓用汉语转写成
“埃文”“埃文基”“涅基达尔”等。事实上，这些都是属于不同方言区或生
活区的鄂温克人的叫法，他们原本属于一个民族。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分
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辽阔草原和广袤的兴安岭地区。另外，在黑龙
江省的讷河、嫩江、甘南等市县也有一些鄂温克族散居。同时，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伊犁地区还有一小部分鄂温克族。鄂温克族有本民族语言，也就是
鄂温克语，在语言系属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温
克语有极其严谨而自成体系的语音结构系统和语法形态变化规则，内部还分
多种方言。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没有本民族语的文字，所以他们的孩子从幼
儿园起就用汉文或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不过，我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
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给过我一本叫《古代字》的书，该书中
就提到早期鄂温克族的先民使用过一种写在桦树皮上的特殊文字系统，后来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寻找该文字我还和杰姆森教授搞了三年的合作研究，
并到我国境内鄂温克族的所有生活区域进行过实地调研，但最后还是没有找
到与鄂温克族桦树皮古代字相关的任何历史资料，反倒发现鄂温克族喜欢在
桦树皮上画画写写的传统习俗和爱好，这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和问题。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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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境内的鄂温克族，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创制了斯拉夫字母的鄂温克文，一
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不过其文字的使用率变得越来越低。现在，俄罗斯鄂温
克族的小学里虽然也在教鄂温克语，也有相当成熟而精致的鄂温克语教材，
但孩子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俄文上。总之，无论是我国境内的鄂温克语，
还是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语，其母语使用者都变得一天比一天少。
鄂温克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在南北朝时期

（420～589年），居住于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北和黑龙江
中上游地区的室韦诸部中的“北室韦”“深未恒室韦”“钵室韦”与鄂温克
族先民有关，《新唐书》中记载的“鞠部”涵盖鄂温克族祖先。鄂温克族是
开创在寒带及寒温带山林地区自然牧养驯鹿的民族，他们自然牧养驯鹿的年
代可能早于其他北极圈民族或族群。与此同时，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驯鹿
语言文化。另外，他们的先民早在 8世纪之前，就充分运用自然牧养驯鹿的
生产经验和方法，从山林走入平原，开始接触和经营草原上的野牛、野马、
野羊等，进而开发和拓展草原上的畜牧产业。到了 13世纪初，鄂温克族进入
农耕生产与农耕文化社会。
鄂温克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过不同称谓，直到 20世纪 50年代我国境内

的鄂温克族还分别被称为 solong（索伦）、tungus（通古斯）、yakuut（雅库
特）、honkor（洪库尔）、kamnigang（喀木尼堪）、teke（特格） 等。其中，被
称为“索伦”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多，约占本民族的 85%以上，他们基本上生
活在辉河、伊敏河、莫和尔图河、雅鲁河、济沁河、绰尔河、阿伦河、格尼
河、诺敏河、甘河、油漠尔河流域，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活动。“索
伦”鄂温克族也叫“洪库尔人”。而叫“通古斯”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于呼伦
贝尔锡尼河与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辽阔牧场，几乎都经营草原畜牧业生产，他
们的人口占鄂温克族的 14%左右。布里亚特蒙古人习惯于叫他们为“喀木尼
堪人”。被称为“雅库特”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少，只占总人口的 1%，居住于
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从事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活动。这部分鄂温
克人，在历史上还把狩猎业和农业作为副业来经营过。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生
活期间，其中一些人甚至曾一度经营过相当有规模的农业生产。远东地区的
一些民族或族群，把被称为“雅库特”的鄂温克族也叫“特格”。总而言之，
由于鄂温克族生活地域或社会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在历史上有过诸多他称。
1957年，我国根据鄂温克族全体人民的要求，取消对于他们的各种称呼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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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他们的族称统一为“鄂温克”。1958年 8月 1日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
从此，鄂温克族人民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实践中，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

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鄂温克族，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属于
他们自己并属于人类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这些丰富多彩而独具风格的文化几
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说，其
中就有桦树皮文化、木雕文化、骨雕文化、奶食文化、肉食文化、毛皮文化、
木车文化、雪橇文化、木房文化、游牧包文化、仙人住文化、婚俗文化、驯
鹿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山林文化、草原文化、萨满信仰文化、神话
传说文化、歌舞文化、诗词文化、历史文化等等。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这
些文化除了具有浓重的民族性之外，还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性、自然性、
生活性、生命性、生产性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鄂温克族的生活内容、生产

方式、生存环境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和发展。他们住进了高楼、砖瓦房，用
上了全新的家用电器和现代化的生产用具，拥有了现代化的牧场、农场和生活
区。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工业产业、现代化的畜牧产业、加工产业、旅游产业和
文化产业。特别是，畜牧产业、富有民族特色的加工产业、民族品牌的文化产
业和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旅游产业发展得十分迅速，进而成为他
们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稳步、快速、理想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他们每年以
鄂温克草原“敖包会”、民族节日“瑟宾节”、冬季“那达慕”等为纽带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旅游活动，伴随而来的各种经贸洽谈活动等为鄂温克族的
繁荣发展，为建设他们更加美好幸福的家园注入无穷活力。但是，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以及快速崛起的现代化生活，无情地冲击着他们用生命和信仰传承
的传统文化，使他们的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全范围地走入了濒危
或严重濒危状态。由此说来，这本文化书的出版显示出它应有的重要性。
鄂温克族同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满族等均有族源关系，同蒙古语

族诸民族、突厥语族诸民族、朝鲜族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深层关系。另外，还与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诸民族、日本人和日本的阿伊努人、北欧的萨米
人、北美的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等均有不同层面的共有关系。所以说，鄂温克
族文化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可以通过鄂温克族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
东北亚及北极圈远古文化与文明。这也是该书的现实价值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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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鄂温克族历史文化

第一节 历史与自述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鄂温克族也走过自己漫长的历程。鄂温克
族的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他们的祖先用共同的信仰、信念、
希望、追求、生命和血肉创造的历史。现代的人们习惯于说，鄂温克族有本
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这种说法是否精确还得好好推敲，如
果说现在在中国生活的鄂温克族没有文字，还算说得过去。因为鄂温克族是
一个跨境民族，除了中国之外，在俄罗斯、蒙古、日本也生活着一些鄂温克
族人。特别是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人达到 7万人左右，而且他们有用斯拉
夫字母创制的鄂温克文字，并在教学和记写民族语言时还在使用。在美国出
版的《古代字》一书里还明确提出，鄂温克族人的祖先通古斯人在远古时期
使用过在桦树皮上刻写的一种特殊文字符号，后来这种文字就消失得无影无
踪了。为了寻找这些在桦树皮上刻写的古代文字以及那些用桦树皮制成的书，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等还跟我合作过 3年。虽然最后还是没
有找到鄂温克人的祖先使用的这些古代字及桦树皮书，可是给我们留下了极
其宝贵的科学命题和深深的思考。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
人类的祖先曾经不知用过多少个符号系统或者早期文字，后来被自然灾害、
战争和更新换代毁灭、淹没、抛弃、消失，在后人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
迹。尽管如此，人类的祖先，用他们共同的智慧创制的那些古代文字，还是
以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留给了后人，或许哪一天我们会从某一个神秘的山洞
或人类祖先生活过的旧址中找到那些古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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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的目的，就是想说我们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地
说。何况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于事物的认识应
该客观实在和全面精确，否则我们就很容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在这里还想
提到的是，有些人常常一味地强调有了文字就有了人类的文明，没有文字就
没有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其实，这其中存在的道理，人们也都承认。问题是，
人类在没有使用文字之前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和手工业化的文明社会，即使
那些没有用文字记录自己历史的民族，也同样很早就开始了农耕文明和手工
业化的文明社会的生活。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有些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也没
有用文字记录的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就否定或歪曲他们的历史。然而，在全国
人大民委办公室于 1958年内部印刷的《使鹿温克人的社会调查》中明确提
到：“使鹿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酋长于 1761年死去后，俄罗斯地方政府取消
他们的部落酋长制度，让俄罗斯地方官员来管理他们。”从此俄罗斯人完全统
治了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该报告中还写道：“使鹿温克人的适龄儿童于
1827年前就开始在俄罗斯远东的阿鲁功斯公立学校读书，大人们经常自己炼
铁制造铁器，还给俄罗斯人种地当雇佣工，他们还用猎获物或手工制作品同
俄罗斯人进行商品交易、换取卢布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狩猎用的枪支弹药等。
他们在 30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受到帝俄的残酷统治。所以，在经济、文化、
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受俄罗斯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受不了俄罗斯统治者
的长年的压迫和纳税重负，1917年前后迁徙到我国境内。”该调查报告中提
到的这些情况是真实可靠的，20世纪 80年代初以后，我在该地区所作的田
野调查也证明了这些事实，那时他们当中的多数老人还懂俄语，并有一定的
农业和手工制作铁器的基础知识。应该肯定的是，由于连年的战争、自然灾
害、病魔折磨等因素，特别是为了逃避俄罗斯的残酷统治，这部分鄂温克人
赶着驯鹿群先后迁徙到深山老林里，过上几乎隐居的生活。结果，由于他们
得不到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质，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加上连年遇到的严冬和自
然灾害，使他们作为唯一生活依靠的驯鹿群数量大量减少。20世纪 30年代
以后，他们的生活甚至下滑到极度贫困的地步。当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
中，不少人还死于疾病和霍乱，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剩下几个，许多家
庭由此变得支离破碎。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生存下来的人，在极其艰难的生
存环境和条件下，只能靠以血缘关系为主组成的家族式的生活方式，靠他们
共同的劳动、相互的关照、互相扶持着维系生命。所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5



中
华
民
族
全
书

人猎获到了食物，自愿分给相依为命生活的其他家族成员。特别是，那些孤
寡老人或孤儿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得到较好的照顾，同样都能够
分得猎获物的肉及其他生活用品。而且，在那生活极度贫困和弹药极缺的
年代，只有身体较为强壮的为数不多的男性同胞才能上山打猎，妇女们则
在家里照顾孩子或跟其他家族成员一起到山上运回猎物，然后每家每户每人
平均分配。
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从 17世纪末期开始：（1）受到俄罗斯人的残酷统治

和剥削，充当俄罗斯人的劳役、女仆、长工以及农田地的苦工。（2）同时，
条件较好的鄂温克人不仅自己学习俄文，还让孩子们到俄罗斯学校学习俄文。
（3）被迫到东正教教堂让教父给孩子起俄罗斯语人名，他们的信仰世界受东正
教的强烈影响而变成萨满教和东正教双重宗教信仰。（4）后来，他们用苦役换
来的卢布从其他通古斯人（包括那乃人） 手里买来驯鹿，发展了山林间自然
牧养驯鹿的畜牧产业。
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相关历史，以

及真实地了解他们历史的人都明白，他们自从在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和经营
驯鹿产业以后，这一在寒温带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产业，一直是他们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他们用鹿茸、鹿血、鹿尾、鹿肉、鹿皮、鹿角
等驯鹿产品，从俄罗斯人经营的市场上换取卢布，再用卢布购买生活必需品
或枪支弹药。跟他们精心经营的牧鹿产业相比，狩猎业是属于他们的一种附
属性产业或者说是一种副业。尤其是，在无休止的战火、肆虐的火灾、贪婪
的狩猎者面前，牧鹿鄂温克人生活的山林中可获取的猎物越来越少，他们经
营的牧鹿产业发挥过无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实在地认

识和阐述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漫长的自我发
展过程中走过的艰难历程，还原他们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我们不可回避和
推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

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
民族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和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
阿荣旗査巴奇鄂温克民族乡、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等地。同时，也
有一部分人居住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嫩江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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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在境外的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
亚和远东地区，此外在蒙古和日本北海道的网走地区也曾经生活过一部分鄂
温克族。我国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但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族
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有 200多人口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大兴安岭林区从
事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业生产。鄂温克人有着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十分丰富的
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以万物有灵论为核心的萨满信仰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
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鄂温克族人口，据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为 32600人。

第二节 历史与文化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科研成果，鄂温克族的祖先
大体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
2000年，即铜、石器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
尔湖沿岸地区。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的服装，例如在色

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村对面的佛凡诺夫山上发掘时，发现一具骸骨，其衣服
上带着数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制的圆环，圆环所在位置与鄂温克人胸前所戴
串珠以及萨满巫师的法衣上缀饰的贝壳圆环的位置完全一样。此外，还发现
死者的一些白玉制作的大圆环，与 17~18世纪鄂温克人古代服装上的圆环毫
无差别，从而证明最迟在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鄂温克人的祖先就已经居
住在贝加尔湖一带。从石器、青铜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装和鄂
温克人服装的附属品———围裙样式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到现代鄂温克人和石
器、青铜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在族源上的直接亲属关系。鄂温
克族及其文化的沿贝加尔湖地方来源说，也同样被人类学的资料所证实。就
鄂温克族人类学类型而言，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洞穴中发现了具备鄂温
克族一切体质特征的头盖骨，与头盖骨一起还发现了贝加尔湖地方特有的文
化和装饰。
当时在贝加尔湖附近和沿岸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流动的森林猎人和渔

人的许多部落。他们居住在白桦树树皮搭成的帐幕里，从事狩猎和捕鱼生产，
和鄂温克人早期的祖先紧密相联。这一结论，与我国鄂温克人的传说亦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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